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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進新世界—— 
專訪聯合書院新任院長余濟美教授  

  
 

  2012 年可說是充滿挑戰的一年。先有首次推行的
「三三四」學制及隨之而來的雙軌年，然後有多所新
書院相繼收生。余濟美教授即於此多變之秋接替已任
職院長十年的馮國培教授成為聯合書院的院長。正所
謂新人事新氣象，且看看新院長面對重重挑戰的新思
維。 
 
  對於院長的角色，余教授認為必須要具備國際視
野，以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書院應與世上最好的書
院交流，不獨是兩岸三地。書院於未來會繼續發揮五
十多年的基業，與更多海外的院校訂立長期交流計
劃。」隨著五所新書院全面收生，余教授認為聯合書
院應配合社會發展，加強書院的定位。「香港的天然
資源少，人的腦力是香港最大的資源。而書院一直擅
於創新，早於數十年前便行風氣之先，率先為大學設
立政治與行政學系、電子工程系及生物化學系。另
外，書院在環保方面亦甚具創新精神，於 2004 年便
創先河，為張祝珊師生康樂中心安裝太陽能熱水系
統，大學亦十分欣賞，其後更仿傚書院，於多座宿舍
及體育館安裝類似的系統。因此，書院可加強以創新
精神，立根香港為定位。」談及書院的未來發展，余
教授認為書院的六十周年院慶將會是書院發展的里程
碑。他期望通過六十周年院慶為書院帶出新景象，向
社會推廣聯合書院於社會發展上扮演的角色。他指
出：「開始有很多例子，如新政府中有很多聯合人擔
任舉足輕重的角色，可見書院在五十五年來培養了大
量人才為社會作出貢獻。我們將會就聯合書院對社會
的貢獻，進行系統的整理。」 
 
  余教授早於 2009 年開始於書院擔任通識教育主
任，更在 2011 年出任書院副院長，亦參與了不少學
生工作，對書院，對聯合人均十分熟悉。書院在余教
授心中更是一個親切的家，人情味濃厚，大家都不分
彼此。他亦希望以後能與學生多接觸，向學生表達關
切之情。對於書院與大學教育的關係，余教授認為大
學不只是傳授學術知識，協助學生就業的地方，更應
協助學生培養自學能力，進行全人發展，學會欣賞世
界的美麗。 
 
  至於聯合的學生，余教授認為同學們都很「乖」 
。余教授是國際生舍堂的創舍舍監，常常在宿舍接觸
到不同書院的學生，而其他書院的學生總是比聯合的

學生活潑。傳統智慧，乖巧學生總是得老師歡心，然
而余教授卻認為學生太乖有隱憂。「學生太乖巧，便
不會挑戰權威。只以傳統思維思考，便難以有新發明 
。就像我們聯合的高錕教授，如果只順應前人，覺得
像前人般使用銅線便好，那末就不會發明光纖了。」
因此，余教授期望能在任內提升創新的風氣，培養同
學勇於挑戰權威的精神。他說：「創新不是反叛，不
是反抗制度，卻要自問如何做得更好，要發掘新角
度，推動社會進步。」 
 
  除了期望同學們更有創意外，余教授亦希望聯合
人能給予公眾正面的印象。「社會對大學生有期望，
同學要多認識社會實況，明白社會的問題和社會不平
等的地方，再以知識份子的良心去研究，改善情況。
對於公共事務，我們應該關心，但不要只做反對者，
還要在現有基礎改善，提出正面可行，深思熟慮的看
法。書院的通識課程正正為同學提供必須的基礎知識
和理論，讓同學可以作出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希望同
學不只是到社區機構做幾小時的義工，而是培養出貢
獻社會的熱誠，發揚明德新民的精神。」 
 
  談到「三三四」學制，余教授認為新學制為書院
帶來的機遇遠多於挑戰。「新學制推行後，只有三年
有兩批學生，因此只是短暫的技術問題。四年的大學
教育能提供更多的空間，讓學生有更充裕的時間學習
和外出交流。」余教授認為香港的學生應開始意識到
內地同學帶來的競爭。內地的環境競爭激烈，令內地
生比香港學生表現得更積極，學習熱誠較大，亦勇於
爭取出國學習的機會。反觀，香港學生甚少外出深造 
，他認為年輕人一直留在香港便只能認識到上一代的
思想模式，這會讓香港陷入「自我繁殖」的危機。
「新生代應到外地感受新思維，有學生到外地交流後 
，整個人都脫胎換骨，人生價值觀也有所改變。」他
期望書院能幫助學生把握機會，運用新學制帶來的額
外空間，到外地交流學習。 
 
  談到海外留學，原來余教授年輕時亦曾負笈美國 
。他於聖馬丁學院取得大學學位後，即於美國愛荷大
學修讀博士學位，隨後一直在美國中央密蘇里大學任
教。談起留美的日子，余教授表示在美國的生活可說
是無憂無慮，居住環境寬敞，氣氛自由，然而卻缺乏
讓孩子認識中國文化的機會。為了讓三個兒子更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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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余教授最後決定捨棄美國舒適的生活，舉家遷 
回香港。適值中文大學正為當時新成立的環境科學課
程物色教研人員，余教授便加入了中大，一直至今。
余教授尚記得當年加入中大後，出席了當時的中大校
長高錕教授為新教員舉辦的歡迎會，當高教授得悉余
教授的研究集中於環境化學後，即表示「環境方面，
太重要。」高教授曾於聯合書院創立電子工程系，並
擔任創系主任。他的話除了讓余教授感到大學對新興
科學十分支持外，亦造就了余教授加入聯合書院的機
緣。 
 
  對於在中大的教研工作，余教授認為比美國更有
成就感。「在中大能指導許多內地研究生，這些學生
回到內地，對中國的發展很有貢獻，能推動社會進步 
。作為老師的滿足感很大，這在美國感受不到。」談
到冶學心得，余教授認為做研究，看法一定要與他人
有所不同，要有獨特性。他常對學生說：「不要只按
照別人的想法，應想想為何不這樣做，有沒有其他方
法。」至於在研究過程遇到困難時，余教授認為最重
要是保持樂觀，成功後喜悅會很大。「要明白研究必
定有風險，遇到困難是規律。失敗讓人知道有甚麼是
不可行，所以失敗是研究的捷徑，能助人省功夫。只
要不斷嘗試便一定得。」 
 
  除了學術研究及教育行政的工作外，余教授亦致
力貢獻其專業知識，擔任多項公職，包括水質事務諮
詢委員會委員、空氣及廢物管理學會香港分會執委及
香港地球之友理事等。他對公益事務的熱誠與他的成
長經歷不無關係。余教授於福建出生，三歲時隨母親
來港定居，而父親則長期留在菲律賓工作。余教授初
來港時入讀了福建中學的小學部，受到鄉親關照，現
在亦積極參與福建僑胞組織的工作。 
 
  余教授在幾年後遷到觀塘居住，入讀了基秀小學 
，更遇到了一位對他啟發很大的老師——曹敏敬牧師 
。當年還未成為牧師的曹老師是余教授在四年級時的
班主任，他的諄諄教導於處世待人方面為余教授帶來
不少啟迪。曹老師更鼓勵余教授申請獎學金，令余教
授明白獎學金不只是財務上的資助，更是學生於成長
中表現的機會。 
 
  對余教授影響深遠的老師還包括他在美國遇到的
兩位良師——聖馬丁大學化學系的 Rex Widener 教授
以及愛達荷大學化學系的時任系主任 Jean’ne 
Shreeve 教授。兩位良師在適當的時候提點了余教授 
，對他的幫助很大。余教授在大學四年級畢業班時，
Widener 教授不只協助余教授尋找研究院，更向
Shreeve 教授引薦余教授。Shreeve 教授後來寫信邀
請余教授擔任教學助理，不但學費全免，每月更能領
取薪金。Shreeve 教授對余教授十分賞識，亦在余教
授的學術路途上為他作出指引。當年，余教授對未來
的路向尚未十分清晰，只想到若要繼續學習，便需修
讀碩士課程。Shreeve 教授指導他訂立更清晰的目標 
，更鼓勵他想高一些。Shreeve 教授提出，若然將來
會修讀博士課程，便應直攻博士，節省修讀碩士的時
間，並讓研究有更大的空間。余教授聽取了她的意見 
，於五年內考取了博士學位。 
 
  雪泥鴻爪，雁過留聲。追憶前事，余教授表示很
多人皆於人生中不經意地留下深刻的印象，當中包括
了他的雙親。余教授的母親是一位十分能幹、堅強的
女子，他在童年時隨母親於香港生活，自然在母親身
上學習到很多。然而常居菲律賓的父親對他的影響亦

十分巨大。由於與父親聚少離多，余教授因而更珍惜 
與父親相處的美好時光。每當父親在家時，余教授對
父親的一舉一動均十分留意。余父年輕時於上海讀書 
，所以閒時愛讀上海的人事，包括《大成》、《春秋 
》等雜誌。余教授受到父親的影響，也喜歡看這些雜
誌。而余父待人處事的溫文態度亦感染了余教授。 
 
  家庭的支持對余教授十分重要。常言道：「一個
成功男士的背後，總有一個聰慧的女子。」余教授背
後亦有一位賢內助——余黃燕萍夫人。余夫人年青時
修讀會計，後來更與余教授同往愛達荷大學深造，取
得了工商管理碩士。余夫人原可馳騁商場，但為了照
顧家庭，最後不惜犧牲個人事業，全職管理家庭，支
持余教授的工作。對於夫人的貢獻，余教授亦十分感
激，並時常與夫人一起參與書院的活動，兩位有影皆
雙，令場面倍添溫馨。而自國際生舍堂成立以來，余
夫人亦一直擔任舍堂的名譽女舍監，協助余教授管理
舍堂，擔當着重要的互補角色。余教授更笑言很多居
於舍堂的學生都喜歡與余夫人細訴心中情，在舍堂是
「由我罰學生，她則『錫』學生。」 
 
  當談到公務繁忙，如何分身有術時，余教授表示
只要有適當的調劑，不要只埋首於一件事，便不會感
到辛苦、忙碌。因此余教授的課餘興趣十分廣泛，除
了喜歡與學生、同事一起做運動外，他亦很喜歡欣賞
藝術、閱讀文學。有趣的是，從事科研的余教授原來
喜愛文學更勝化學。「看着一條化學方程式，我能夠
理解。但是看着一首詩卻讓我更有快感。」余教授熱
愛寫作，在小時候便已嶄露頭角，他所寫的文章常常
被刊登於校刊。後來選讀了理工科是由於社會的風氣 
，以及對大自然的好奇和對機械的興趣。而文學則成
為他在閒暇時的一大愛好，他更認為文學對教學工作
大有助益，除可調劑心靈，更有解毒的奇效。「有些
學生的文章寫得不太好，看久了容易中毒。這時閱讀
文學作品，看到文字可以那麼優美，便可以解毒。」 
 
  余教授另一愛好是聆聽音樂，他的音樂愛好與教
育理念可說是同出一轍。對於音樂，余教授認為並沒
有沒有好壞之分，只是聽者的心情不同，不同風格的
音樂，不論是古典音樂或是流行音樂，他都喜歡。對
教育的理念，余教授同樣着重包容，認為應有教無
類。「每個人都有突出之處，最頑劣的學生都有天份 
，應給予每一位學生足夠的機會。」余教授認為中大
的學生已是好學生，不須要再以成績證明自己。「 
GPA 只是其中一個要求，還有很多其他方面。書院亦
有配合學生各種專長的多元化獎學金。」余教授的好
奇心和包容心可說是其研究和教育工作的標記，也是
聯合人引以為傲的共同特徵。 
 
  最後，余教授憑曲寄意，為聯合人送上捷克作曲
家 Antonín Dvořák（德伏札克）於 1893 年在美國譜
寫的第九交響曲 ‘ From the New World ’（《新世界》 
）。「這是一首活力澎湃，熱情奔放的交響曲，寫的
是新紀元、新國度的新際遇。我們也是 from the new 
world。」大家不妨抽空細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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